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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片湖水的颜色至今还令她大惑不解：如
何大自然可以调剂出这许多复杂的色彩，竟是人
工所远远无法比拟的。奇幻的光追逐那湖水，把她
带到了一个神话世界。那水的蓝，由浅蓝、灰蓝、湛
蓝，转到钴蓝、深蓝、银蓝，她第一次发现，蓝色竟
有如此多的变化，在湖的背面，蓝色突然显得那般
深邃，深得不可见底。那是真正的蓝色的梦，娇嫩
而易碎，但是又充满了西域的神秘。云雾缭绕着那
蓝宝石一样的水，如同海市蜃楼一般形成层层叠
叠的屏障。有山，很低平的山，颜色是新鲜的黄褐
色，使她想起达利的蓝色系列画。那种圣洁宁静的
蓝色与躁动不安的背景就那么毫不妥协地凝结在
一起。

达利笔下的水常常像薄纱一样地可以揭起
来，好像那正是水的“皮肤”。

水是有皮肤的，看了赛里木湖便可以相信了。
很久以后她才悟到，让她惊讶的并非是那片

湖水，而是水中那一对天鹅，那是她生平第一次真
正看见天鹅，而且是那么近。当时她和他在一起，他
们沉默不语，那对天鹅凝视着他们，同样沉默不语。

不知对峙了多久，他说：“古老师你知道吗？天
鹅对伴侣绝对忠诚，如果被拆散了，它们就得死。”

她惊讶地看了他一眼，然后看见那一对天鹅
渐渐地游远了。

这是 2002 年春天的赛里木湖畔——她悄悄
写了几个突然冒出来的乐句，存在了手机里。

二
他是驻守在赛里木湖旁的边防军。两杠一星，

该是个少校。但是在她眼里，他不过是个年轻的小
兵而已，因为她已人届中年，而他，还只有29岁。

29 岁的男人，该是风华正茂，按目前流行的
段子来说，该是“奔腾”阶段。段子全文说：20岁奔
腾，30岁日立，40岁正大，50岁微软，60岁松下，70
岁联想，80岁索尼，也就是sorry了。可是这个年轻
的少校并没有任何“奔腾”的迹象，他显得很忧郁，
即使笑起来的时候，也掩饰不住他眉宇之间的忧
郁。在那一群军人中间，他的确十分戳眼，首先是
因为他身材高大，长相俊美，眼睛里有一种羞涩迷
离的光，那是一种只有纯洁的心灵才能产生的光
芒，在当代的年轻人中间已经很少见了。

她自己也诧异自己的敏感：她的感觉很少欺
骗她，特别是：对男人的感觉。有些男人，譬如她的
前夫，她和他在一起整整生活了七年，可是，她对
他没有感觉，甚至没有记忆。而另一些男人，一些
凤毛麟角的男人，只要有一点点身体接触，便会有
完全异样的感觉，譬如她的初恋Y，还有眼前这个
军人，这个高高大大的男孩，还没碰她，只是稍稍
走近一点，或者在不经意间掠过一股风，便会有一
种类似电击般的感觉，令她震颤。

但是她完全不知道他的感受。
她只是注意到：他看她的时候，目光中总是带

着一种羞涩，而他看别人的时候，目光却变得坚定
而中性，似乎很酷。

她常常想，一个年逾不惑的女人，半辈子已经
过去了，根本不可能奢望什么爱情，特别是在这个

东方古国，爱情似乎只属于青春少女,恋爱的的确
确是年轻人的事，因为爱情中有些不能承受之重，
只有年轻人才扛得住。

在部队为她接风敬酒的时候，她看见那个少
校男孩儿，如坐针毡般地在椅子上蹭了好久，才趁
着部队首长到来乱哄哄的时候，红着脸给她敬酒。
他小声说：“我连喝三杯，你不用喝。”

他真的连喝三杯，装作豪情万丈的样子，但
是她发现他根本就不会喝酒，酒在他的喉咙里发
出咯咯棱棱的响声，他皱眉强咽，连眼眶都红
了，她看了真是难受，没等他喝完就夺了他的杯
子，仰着脖子一饮而尽，她同样不会喝酒，眼眶
里竟然一下子冒出泪珠，他蓦然怔了，这时一个
一杠两星的上尉走过来介绍：“古老师，这是我
们的夏干事，也是作曲的，当然不好和你比，他
是咱们部队的作曲家，写过不少曲子呢……这是
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古薇老师，这次她是应咱们部
队的邀请，下来体验生活的……”坐在一旁的赵
政委接过话来：“古老师说了，到时候为咱们部队
写个曲子！”

古薇吓了一跳，好像突然想起，确有此事。
于是她想到那几个存在手机里的乐句，几乎

已经被她遗忘了。

三
古薇知道别人在介绍她的时候总是很费劲。

因为她出道很早，却至今在音乐界没有任何头衔，
如今没有头衔的中年人简直就是罪过，连介绍都
不好介绍，更遑论其他。古薇不是没有当官的机
会，五年前领导就找她谈过，准备提拔她做系主
任，结果三个领导前后找她谈了七次，无果，她冒
着得罪领导的危险，就是不答应。最后的结局自然
很惨，比她各方面差很多的一个人提上去了，上去

就把她整了个半死不活，那时她才真正尝受到保
持“清高”的下场。

但要命的是，她从来不悔。

四
他其实见过她。
那一年到北京上学，偷偷上音乐学院听过她

的讲座。
那时她穿一件无袖白衣，长及膝，膝下是米色

的丝绸长裤。无袖高领，领口上绣灰色的凤梨花图
案。两弯雪白的胳膊比衣服还白，象 30 年代那些
临水照花、从不晒太阳的民国女子，在一片彩色
中，这种朴素的白反而特别惹眼。

她讲课的姿势很奇怪，像是卧在一个不存在
的榻子上。懒懒地一手托着腮，并不看听众。声音
像是从一个遥远空朦的地方传来：

“……常常有同学问，作曲需要哪些条件？对,
首先，我们需要一对灵敏的耳朵，好好学习视唱练
耳，初学者最起码应该熟知大小三和弦的音响效
果。这些基本的和声可以做出一首好的作品。……
如果想进一步提高的话，就要找各种音响感觉了。
乐音体系、音程、调与调关系、调式变音及半音音
阶等等，一般了解就可以了，但是和弦、节奏节拍、
旋律的基本知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下面一片黑压压的头都低下去，拼命地记。安
静极了，只有钢笔划纸的沙沙声。

“当然，懂得乐理并不等于你会创作，但至少
会给你的创作打一个好的基础，起码让你不会胡
来。作曲有四大件：和声、曲式、复调、配器。你的作
品再有想法，再有创新，都不能违背音乐的法
则，破坏音乐的艺术性。现在常有人搞很玄乎的
东西，用了很唬人的名词，但是其实我要告诉大
家，那些东西很早以前就研究出来了，很难超
越。说远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做音乐，首先不
要去破坏音乐的法则，音乐的艺术性，也就是，
音乐的真理！”

一阵热烈的掌声打断了她的话，她的表情依
然是淡淡的，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

“那么，我们想象出来的旋律是不是美的,能
不能应用到自己的音乐上,怎样的旋律才会更生
动,能一下子吸引住你，一下子给人一种好的听觉
效果呢？……首先，一个没有和声体系的旋律是不
生动的。

“那么我们如何训练这个条件呢？……训练这
个的第一条件是多听独奏曲，并且是用一把乐器
奏出的独奏曲，钢琴、吉他或者能够表现和声的乐
曲都可以……听完,自己用嘴发声的方式把独奏
曲的每个声部和旋律全部哼唱出来……这是达到
作曲的重要条件。这个条件完成之后，你的旋律就
是不太能跟和弦,也问题不大了……”

他埋头紧记，回去之后就买了一把吉他。
那时他对这个女人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
似乎还有倾慕。

五
她在新疆两个半月，其中有两个月是和他在

一起度过的。有天闲聊，她问：“听说你也写曲子？”
他脸红了：“我那算什么，闷得慌，胡乱划拉两下罢
了。”“干吗这么妄自菲薄？”她把手臂伸向他，张开
手掌，眼睛亮闪闪的。他知道这是要看他的曲子
了，他有点慌，找了半天才找出一张谱子来，递到
她手里。

她好像有好久没看到这种规规矩矩的五线谱
了，他的钢笔字写得还不错，骨架好，曲名叫做《湖
畔之月》，她在心里按照曲调哼了一遍，觉得还行，
只是感伤了些。她没想到一个边疆的战士，感情竟
还挺细腻的。

她就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是有关爱
情的主题。”他说是，然后坦承是他接到女友绝交
信的那天，在赛里木湖边上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
写成的。他说，女友是他在国防大学进修期间别人
介绍的。

她看看他的表情，小心翼翼地说：“看来你对
她感情挺深的。”

“她挺好的，对我也挺好的，我没有家，除了部
队，没地方可去，有个人对我好，我就挺知足了。”

“那后来为什么……”
“她不想来新疆，我也不愿意去北京，就这么

简单。”
“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北京啊？”
“不，我不想去北京。”他抬起头，平静地转移

话题：“古老师，你不是想到巴扎看看吗？你看什么
时间合适？我陪你去。”

“你陪我去巴扎？”她惊喜，“好呀，我现在就想
去！”

“好，那我们现在就去。”他立即站起来，他的
动作总是非常敏捷，有一种“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的味道。

她感到，他的心里有一个难对人言的秘密。

六
“你非要提意见，那我就提点建议吧。你这首

曲子是给你向往的那个女孩写的……这种曲子必
然是唯美的,节奏又简单,是一种唯美的爱情意
境，但是后面的旋律转得太突兀了，显得……不和
谐。”说到这里她突然没了自信，她想起多年以前
她和 Y 的一次关于和谐与美的谈话，Y 是反对和
谐之美的。

“我当时心里很乱。而且音乐基础太差，连视
唱练耳都是刚刚接触……这次，特别想听到你的

批评……”
“能自己写谱就不错了。也可以参照那些古典

音乐家，先抄谱。这是最快的识谱方式了。买一些
总谱纸回家，参照别人的谱子，注明调号，速度，比
如‘Andante’，然后在相应声部写下乐器名，学习
对位法还有个至关重要的东西，就是唱谱，假如谱
号你不熟，你就先唱音，然后再来灌注音名。”

“我试试看。”

七
一路上都是他提着兜儿，市场的入口是个卖

丝巾的地方，几个小摊一起争买卖，最便宜的竟降
到了八块钱一条，她大喜过望，一口气挑了十几
条，挑得眼都花了，一抬头，正好碰上他的眼睛，他
眼睛里含着笑，她突然觉得那笑很动人，完全不是
一个年轻人看年长者的笑，而是相反，是一个成年
人看孩子时的微笑，温和宽宥，带着一种宠爱和娇
纵，她的脸蓦然红了。

“再看看这边儿，这边儿还有。”他从容不迫地
把她引向另一个摊位，然后在她满头大汗掏钱的
时候，他已经付了账。

“这怎么可以？……”她要把钱塞给他，他挡
开：“回去再说。”

她发现他挑选东西极有品位，有好几块料子
和饰物都是他挑的，她非常喜欢。她暗暗诧异，不
知道他这种审美品位来自何方。

巴扎越逛越深，他拎着兜儿跟着她，看着她像
个孩子似的睁着好奇的眼睛到处看，觉得她挺特
别的。他还是第一次和这样一位作曲家近距离地
接触，又是组织交给的任务，开始他战战兢兢噤若
寒蝉，因为他过去接待过一些作曲家，知道作曲家
们都很不好伺候，而且一个个架子十足，但是她完
全是别样的。

每天，两个人都从平平淡淡的对话中感受着
什么，他们越来越迷恋于两个人的世界，远远地避
开另一些人。那天晚上，他们在果子沟附近找了个
小餐馆，虽然不大，但是又安静又干净，他很细心
地嘱咐老板菜要清淡，不要放辣椒，他的这种细心
总是让她感动，菜端上来了，是新疆特色拌面，还
有热腾腾的花卷。他把面拌好，放在她的眼前：“尝
尝我们的拌面，蛮好吃的，这面条和北京的不一
样。”

真的是不一样，不知是真饿了还是别的什么，
她觉得这面特别香，他也吃得很香，两个人互相传
递着醋、蒜和别的作料，觉得这间小小的餐厅又安
全又温暖。

吃了一半的时候赵政委打来电话，说是伊犁
电视台来人了，要去汽车城吃饭，请古老师过去。
他看看她，她使劲地摇手，他把手机递给她，她说：

“谢谢赵政委，已经吃过了，就不去了，代我问候他
们。”他松了口气似的放下手机，拣她爱吃的布尔
哈雪克炖鱼夹到她碗里，她抬起头，两人对视了几
秒钟，她看见他脸上有细细的汗淌下来，竟情不自
禁地拿出纸巾给他揩拭，他急忙把纸巾接过去，自
己擦了两下，看看她，似乎被她脸上的柔情所震
慑，有一种深深的温柔如同电流一般从他的眼睛
里反射出来。

（摘自《天鹅》，作家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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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 鹅鹅
□徐小斌

■长篇小说

韦伯和丝小姐的关系是半公开的，除了韦伯的
妻子，似乎周围的人都知道这种关系。说不定他妻子
也知道，只是懒得去管罢了。她有她个人的麻烦。

韦伯是在纱厂做兼职工作时看见丝小姐的，
一见之下神魂颠倒。一连好多天，他在厂区尾随这
个姑娘。丝小姐呢，早就发现了他的尾随，并且离
得远远地打量过韦伯。那段日子里，她心潮起伏，
夜间失眠。后来有一天，她径直走过去对韦伯说：

“你打算出多少钱包养我？”
韦伯眨巴着眼想了一会儿，诚恳地说：

“我并非有钱人，但我会尽我的能力帮助你。”
丝小姐当即挽起他的手臂，他俩十分惹眼地

走出了厂区。
去温泉旅馆做性工作者是丝小姐自己的主

意。一开始韦伯还想反对，但他去她工作的车间看
了几次之后就一言不发了。

韦伯拼命做兼职工作，希望早日将丝小姐解
救出来。但两年之后他才渐渐地看出来，丝小姐并
不那么厌恶自己的新工作，而是内心镇定，泰然处
之，完全不再有在纱厂时的那种焦虑情绪了。她年
轻漂亮，钱挣得不少，眼下正在筹划购买居民小区
的单元房。

吸引韦伯的是丝小姐眼里那种活泼的眼风，
在此之前他从未见过像她那样灵秀的女孩。他觉
得她的每一个眼神都有两种以上的意思，让他这
个大男人的心思缠缠绕绕的。所以他同她在一起
时老拿不定主意。但丝小姐对他说话时却非常直
爽，从不拐弯抹角。韦伯知道，她还有至少两个另
外的男友。

一般来说，性工作者很少爱上自己的顾客，因
为是金钱交易。可这个丝小姐好像是缺脑子似的，
一次又一次地同她的顾客恋爱。即使别人向她指
出她的错误，她仍是不以为然。

“我看不出我有什么错。”她对韦伯说，“做交
易又怎么样，人生在世不就是做交易吗？要看会不
会做，这才显出一个人的能耐。当然我没有能耐，
但是我也不怨别人。”

她说这话时一脸都是明媚的笑容，使得韦伯
感动不已。

“我最后悔的，就是没有早一点从纱厂出来。”
她补充说，“我现在这个工作比那个工作好多了。你
们这几个朋友帮助我买了房子后，我就可以更好
地掌握自己的生意了。有人劝我歇业，有时我也想
歇。但是歇了业去干什么呢？那太寂寞了。我还是维
持目前的生活为好。我这个人，有一点喜欢冒险。”

有一次，丝小姐被黑社会的人欺负了，被那人
打得鼻青脸肿，头发也被割掉一大把，只好全剃光，
戴一顶帽子。韦伯坐在她那舒适的小两居里面看
着她，脑子里不断地闪现自己同她初次相逢时的
情景，宛若置身梦境之中。当然她仍然是十分美丽，
但她已经历了多少沧桑啊。他突然听到她在说：

“我就是那种为情而死的人。可我为什么老是
看错人？”

“你没看错人，你是遵循你的心的命令行事，
只是那个人改变主意了。这种事常有。”韦伯镇定
地回答她。

“你真好，韦伯，我爱你。”她的熊猫眼（暴力所
致）闪闪发光。

“我也爱你，阿丝。”
那一天他俩在一块谈了很多事情。他俩发现

他们有如此多的共同点，就像孪生兄妹一样。
韦伯一想到丝小姐他心区的某个部位就隐隐

作痛。啊，如花的年华！啊，不见底的深渊！啊，险恶
的未来！啊，永无止境的动荡和失足！啊……这些
就是他对丝小姐的生活在心里发出的惊叹。他常
为这种无尽的忧虑而情绪消沉。奇怪的是他很少
去想丝小姐究竟爱不爱自己这个问题，也许从一
开始他就决定了：这种问题没有意义。女孩太漂亮
了，她的身体像热带鱼一样多情，韦伯觉得自己得
到了不应得到的馈赠，他没有考虑的余地。

“阿丝，阿丝，我爱你……”他喃喃地重复。
“韦伯，我也爱你！”她喘着气回应，“要是这世

上没有韦伯这样的男人，该是多么大的缺陷啊！”
韦伯不止一次看到了丝小姐眼中那静静燃烧

的黑色火炬。他明白这个女孩体内的能量，也明白
这种能量将导致的危险。很多人都知道她在这个
小区里做暗娼，说不定哪一天她就会突然消失。

这位女子不仅长得美，而且非常能干，善于安
排生活，性情热烈而体贴。韦伯不能忍受看到她遭
到不幸。

有一次，韦伯在阿丝的小区里撞见了龙思乡。
龙思乡冲过来挽着他的手臂，满脸都是羡慕。

“韦伯韦伯，你真有魅力啊。丝小姐这么衷情
于你，你可要抓紧机会！据我了解，做她的情人没
有能维持一年以上的。你和她却有好几年了。”“我
嘛，爱一天算一天，哪天不爱了我就离开她。”“可
是还有翠兰，你把她忘了？我看你和翠兰更般配。”

“也许吧。可翠兰也不见得同我能长久啊。”“哼，你
还想天长地久？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对不起，
思乡，我又说错了话。”

龙思乡愤愤地甩开他的手臂，离他远一点。
韦伯满脸通红，觉得自己实在是浑蛋一个。多

少次，他打定主意不再出现在这个小区。可不知为什
么，时常一接到她的电话又忍不住往这边来了。她也
很寂寞啊，她这样的女子，难以找到同她对等的情
人。韦伯就这样为自己开脱，一次一次往这里来。

这个小区叫“山茶花小区”，韦伯觉得这个名
字像极了丝小姐的家。她不就是一朵深红的山茶
花吗？他同她一起看的房，搬进来的那天，韦伯也
在场。几个哥们一块喝酒，韦伯看着脸蛋飞红的丝
小姐，满脑子都是山茶花。可是这种地方并不像它
的名字那般宜居，没多久韦伯就发现丝小姐是被
监视的。

“我早就知道的。”丝小姐坦然地微笑着说，
“我这样的人，成天都是暴露在聚光灯下的。嘿，别
提了。那又怎么样。”

“你真有勇气。”
“要不还能怎么样？从纱厂出来后，我觉得自

己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都能适应了。哪怕住到狼窝
里也没关系。”

她房间里的窗帘总是拉上的，侧边留一条缝。

她最喜欢站在那条缝旁偷窥外面。每当韦伯看到
她站在窗户旁，就不由得连连叹气。这时丝小姐就
笑起来，说他“不懂穷人的心思”。韦伯问她什么叫

“穷人”？她就回答说没有隐私的人就叫穷人吧。还
说穷人也可以自得其乐，她最精通这里面的奥妙。
韦伯想，丝小姐真了不得，小小年纪胸中就有这样
的城府。

由于做暗娼，丝小姐终于被抓去“受教育”了。
韦伯听到另一名暗娼告诉他说，丝小姐面对司法
人员的询问常常走神，答非所问，因此遭到多次责
骂。后来便罚她去挑沙子，那是很苦的劳动。那一
回，韦伯和另一个哥们花了不少钱才将她赎出来。

“他们老说我堕落，我一点都不觉得我有多么
堕落。这都是偏见，是死板的千篇一律的规则。”她
这样对韦伯说。

韦伯只有苦笑。他和她都知道举报者就是楼
下的老头，可丝小姐一点都不记恨他，反而说那老
头并不太老，一个人孤零零的，也没有女人相伴，
真可怜。“当然，我倒并不希望他老举报我。我不适
合坐牢，在那种地方我会产生幻觉，好像永世都出
不去了似的，又好像回到了纱厂的车间似的。审问
我时，我总是只听到轰轰轰的机器响。他们就以为
我有意对抗，其实根本不是有意对抗。”

每当韦伯回想起她的这番话，就又一次体验
到纱厂生活给她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同时也为
她的坚强而震惊。如果不是遇见丝小姐，韦伯无法
想像另一个人处在她的处境中还可以这么坦然。
他感觉这个女孩的确是遇事深思熟虑，比自己老
练多了。

韦伯很想同丝小姐一道重返纱厂，找到他俩
初次交谈时坐过的那张长木椅。丝小姐终于答应
了他，答应得很勉强。

他们选了个纱厂停工的日子溜进厂区，这里
看看那里看看，感慨万千。他俩在那张长木椅上坐
下来，背后是一株玉兰树。这时韦伯忽发奇想，倡
议两人去车间里瞧瞧，他说他看到车间的门敞开
着。丝小姐犹犹豫豫地答应了。

韦伯永远要后悔的事发生了：丝小姐晕倒在
机器之间，头部受了伤。他将她抱起来跑出厂区，
叫了一辆出租车开到医院急诊室。他以为她快死
了，因为伤口很深，是撞在机床上。

后来证明是虚惊一场。医生说伤口的确很深，
但居然无大碍，又说丝小姐的体质很奇特，要是别
人，可能就成了重伤了。韦伯想来想去的，不明白
医生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站在观察室外面的走廊
上捶胸顿足，后悔得要发狂了。

在观察室住了两天之后，医生竟说丝小姐可
以出院了。这是怎么回事？那么大的创口，既没有
缝合，也没有消炎，居然就……出院？韦伯想要质
问，但医生摆摆手撵他们走。

“阿丝，你能行吗？”他声音颤抖地问她。

“韦伯啊，你太小看阿丝了！我是自己要撞伤
的，我当然有把握自己恢复。你完全没必要担心。”

阿丝说着就掀开那床白色被子下了床。韦伯
看着她头上的那个深洞，背上直冒冷汗。

她像个正常人一样弯下腰去系鞋带，然后提
起自己的那个包说要回家了。韦伯连忙去搀扶她。

阿丝坐在车上，将没受伤的那一边脑袋对着
韦伯，不时望着他傻笑。韦伯猜不出她为什么这么
高兴。

“伤口疼吗？”
“这算什么，比这疼十倍我都能忍受。”
回到“山茶花”小区的住宅里，韦伯问阿丝为

什么要故意受伤，她回答说是因为产生了幻觉，忍
也忍不住。

他陪她度过了难忘的三天。没有任何人来打
扰他们，他就像是她的丈夫一样。

丝小姐用纱布做成一朵大白花罩住她的伤
口。她因为失血过多还很虚弱。她靠着韦伯的肩头
轻轻地对他说，在纱厂的车间里时，她突然感到自
己是属于那里的，永远属于那里。于是后来就发生
了受伤的事。从前当班的时候，那些青年每到她快
下班时就躲在车间门口的冬青树里头。她觉得那
是她的黄金时代。不过她并不留恋那种生活，因
为人总要成熟。那么为什么要自残？韦伯就是想
破了脑袋也想不出。阿丝太古怪了。如果她认为
自己永远属于那里，回去就是了。可她又认为自
己绝对不能回去，待在纱厂只有死路一条，就像
她的那个好朋友一样 （那姑娘死在车间里，软绵
绵地坐下去就完了）。不，她阿丝可不是那种吃
回头草的马。

吃过晚饭，他俩在阳台上偎依着，看着天一点
一点地黑下来。有个人在前面的花园里用望远镜
对着他们看，阿丝说那是“举报者”。

“我最喜欢像这样。”阿丝在他耳边说，“这不
就是世界末日吗？你瞧，他站起来了，哈，他又蹲下

去了。他旁边有一株相思树。请你亲我一下，不，是
这边。啊，真好！我爱那老头，你信不信？”

隔了一会儿，她又说：
“可我从未同他说过话！他老躲着我。我很想

对他说，不要有任何内疚……韦伯，你明天就要去
上班了，可我真舍不得你啊！现在天完全黑了，那
个人又能看到什么呢？”

韦伯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不停地流泪，他脑子
里一片漆黑，他觉得自己面临深渊。

他回到了家里，他妻子并不见怪。韦伯命令自
己短期内不要去阿丝那里，他希望自己做到这一点。

然而他很长时间都没去她那里。他变得有点，
怎么说呢？有点颓废了。他身体里的很多东西正在
渐渐地死去，他成了一架工作机器。除了本职工作
外，他还做各种兼职工作，包括去医院搬运尸体。
搬运尸体的工作给他带来某种安慰，他怀着温和
的心情想着这些停止了呼吸的肉体，小心翼翼地
安排着他们。

当房门在他身后关上时，丝小姐想，这个男人
是多么的通情达理啊！如果灵魂可以转世投胎的
话，他们两个人会不会原先是一个人？

她拿出化妆盒打扮起来，往苍白的脸上搽上
厚厚的一层粉。现在头上戴着纱布大白花的丝小
姐看上去有点像日本艺妓了。

她幽幽地在房里走来走去，听见壁上的挂钟
敲了九下。

有人敲门。
“谁？”
“是我，你的邻居。”
“举报者”进来了。他并不像平时看起来那么

老，在柔和的灯光下，他甚至显得很精神。他的双
眼像钩子一样停留在丝小姐身上。他口里含含糊
糊地说着什么，丝小姐凑近去听，听见他说的是请
她将脑袋上的大白花取下，他想看看那伤口。

丝小姐取下白花将脑袋往他眼前凑。
她听见老头怪叫一声就跑出去了。她冷笑一

声，走过去关上了房门。她想，老头到底看见了
什么呢？明天如果遇见他，一定要问个清楚。丝
小姐的父亲临终前要她去找他的一个朋友，但又
没告诉她联系方式。这个怪老头会不会是她爹爹
的好友？

她陷入了忧郁的回忆之中。啊，那个漫天雪花
的冬天！爹爹喘不过气来，妈妈坐在床边哭泣，阿
丝用一根管子反复替爹爹吸痰。至今她还听得到
自己惊恐的声音：“爹爹，您好点了吗？爹爹，您好
点了吗？”爹爹用一个指头指着窗外，反复地说：

“丝……丝……”
她始终不明白爹爹到底要什么，急得同妈妈

一块抱头痛哭。
爹爹那一次并没有死，而是后来又拖了一年

才去世。那真是地狱般的一年。每天傍晚，太阳一
落山，发作就开始了。魔鬼总是随着黑夜激情高
涨，可是爹爹是多么顽强啊！她希望他死，以减轻
疼痛，可他偏不。那一年是对丝小姐最大的考验，
她的柔软的心随着那些可怕的发作一点一点地变
硬了。

爹爹弥留之际留给她一个笑容：他对女儿很
满意。

（摘自《新世纪爱情故事》，作家出版社2013
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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